
公公和丈夫        董棣萼 

 

（1） 與丈夫的認識結婚 

丈夫陳治的爸爸，原和我媽媽是小同鄉。我一生下來，就被抱到我丈夫的祖父家，

我的名字還是他老人家給我取的。陳治小時候，也常來我們家，我們曾一起照過

像。到美過來讀書的時候，我讀研究所，爸爸媽媽來看我婆婆後，才和陳治相交

的。我讀完書後，有一天，婆婆帶我去教會裏。我記得是一九九零年，第一個主日 

。也是我第一次去教會，我一進入會堂，就看到兩邊牆上，都有約翰福音三章十六
節。“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

生。”我看了之後，就很感動。那天牧師講道講些什麼，我一點的印像都沒有。可

是我坐下來之後，聽到琴聲一彈，就控制不住，在掉眼淚，心裏有平安的感覺。婆

婆看到我這個樣子，問我下星期還要不要來？我說要。因為那時畢業，自己租了一

個公寓，開始在工作。一個人孤孤單單在美國，心情就不好，就開始去教會。那時

陳治和其他的孩子們，都還沒有去教會，婆婆就要陳治陪我一起去。那時我來美國

才幾年，英文也不好，就參加了中文堂。陳治是從小在美國長大的，中文只會講，

不會讀，就陪我在中文堂禮拜。我們就有交往，我都是和他講中文。我們在教會一

年後一起受洗，再過幾個月就結婚了。我信主很高興，受洗之後改變很大。 

（2」 公婆的過去 

 現在我要講一些，公公婆婆過去的事情。我公公過去在台灣，是當中華民國外交
官的。常常被調到海外，婆婆也帶著孩子們一起去。曾去過日本，越南，和非州等

國。就交了一個女朋友，是外交部的一名秘書。他也不是一個好色之徒，就是太多

情。他愛上那個女秘書，但也不愿拋棄自己的髮妻，那是不可能的事。婆婆一共生

了五個子女，陳治是第三。為了這個女人，公公把外交官的職位也丟了，就和婆婆

一起來美國，開了一家中餐館。陳治只有在他小時候，才有机會享受過外交官的家

庭。初中後，都是在餐館裏打工。最後，公公又把那個女人也接來美國。這一來就

成了攤牌的地步，公公那“兩個都要”的政策是絕對行不通的。就決定離婚了。孩

子們都跪在爸爸面前，懇求他不要走。 

（3）心中的恨 

陳治是那唯一的人，對他爸爸說;’’我們不需要你了，你走吧。“公公就走了，孩子

們都是由婆婆帶大的。我丈夫就說，他從小對爸爸就充滿了恨。因為家境的貧困，

他必須半工半讀。別人讀大學只要四年，他卻讀了七年。婆婆就不得不把市中心的

餐館賣掉，另外開一家漢保店。孩子們都得在店裏幫忙，全身工作得臭臭地去上課 

，生活都很苦。我丈夫每天都是在上學回家，和在店裏打工。他也不覺得像一般的

年輕人一樣，在外面交朋友。人生對他來說，像是沒有一點的意義。他一直是很恨

他爸爸，也需要再有一個爸爸。我們結婚後，我很快就懷孕了。他也很快就當了爸

爸。對他就非常之痛苦，因為不知道該怎麼做個爸爸。帶起孩子來就很慌張。 

（4）大改變 

在教會裏，弟兄們是很少團聚在一起的，姐妹們倒是很多。在美國有一個“弟兄會 

“Promise  Keeper’，有幾天的特會。有一個弟兄約他去參加。他整個的人就被震憾

起來。那裏教導怎樣當一個好的父親，好兒子，好弟兄和家中屬靈的領袖，怎樣能



愿諒別人。那幾天他回來之後，就有很大的改變。以前每逢父親節，他都是冷冰冰

地，什麼表示都沒有，因為有很多的創傷。那天我們在做禮拜的時候，牧師發出呼

招。我看見他突然地站起來，往前走，他走得很快。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也很緊張

地在後面跟著他。他就抱著牧師大哭，這是他生命中非常大的改變。從那次以後，

神使他拿去心中，多年來的苦毒。以後他就學習怎樣來做個好父親，使我看到一個

婚姻家庭的破碎，不只是夫妻兩個人，對下一代和再下一代都會有影響的。陳治後

來對我講，他愿意愿諒他爸爸的時候，他心中的那個擔子，就整個輕省下來了，也

非常得著釋放。從那個時候開始，他的人生就有很大的改變。我公公後來和那個女

的又分手了。那個女的也是離過婚的。公公在六十歲時，很不得志，落得人財兩

空。後悔也來不及。 

（4）三任妻子 

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只有去中國大陸旅遊，在渡輪上又遇到一個女人，成為他第三

任的妻子。她和陳治的大哥，是同樣年齡，只比我大兩三歲。因為公公六十歲時，

看起來還很年輕。那個女人就看上了她，二人就結婚。我們一聽就搖頭，心裏想，

這個女人一定是以為他有錢，可是他沒有錢。她辦了身份就來美國。從此公公的身

份，就一落千丈，患了“巴金生”的病。他原是個最活躍的人，以前對打籃球，爬

山，都感興趣。現在則行動不得，他自己也說，這是神所給他的懲罰。他太太居然

還跟著他，照顧他有幾十年。我丈夫是那唯一愿意出來照顧他的兒子，別的孩子們

都不理他了。 

（5）病重回中國大陸 

那時候我們已在“加略山華人教會”，牧師黃奇豐也很幫忙，向我公公傳福音。他

和那個女人，每星期都來，後來都一起信主受洗歸主。他們兩人是住在鑽石山的公

寓裏。後來又遷到聖地牙哥，因為公公後來的腿越來越差，根本就不能行，她太太

也拉不動他，扶不住他。二人就不得不搬到這個太太，所生的兒子在聖地牙哥的家

裏去住。但是他也沒有能和媳婦相處得好，就決定再回中國大陸去。可是美國護照

在中國，是要半年出境一次的。不停地來回跑，也不是個辦法。 

（6）進療養院 

這次回來之後，他太太沒有辦法，就不得不把他放下來，自己一個人回中國大陸去

了。她還年輕，才只有五十左右，公公已右七十多了，相差二十九年。他太太這次

就狠著心腸走了，我和丈夫就打算來安徘他老人家。我們也沒有辦法來看顧他，必

須在幾天之內，找到他住的地方。我們就禱告，看神怎麼地安排。非常之奇妙，因

為我馬上要回台灣，丈夫很快要把這件事處理不可，給公公找一個療養院。但我們

也沒有這個經驗，不知從何做起。這是我回台灣的前幾天，我和我丈夫去看看一般

的療養院，丈夫說﹕“找得到嗎？我看狠難找。”我就想到我們詩班的指揮柯富雄 

，的媽媽也是住療養院裏，就打電話問他。他對我說﹕“我把這個號碼給你你打去

試試看。”我就打電話去問，那邊說，有一個空位是給男士的，可是需要把這位老

先生的病歷全部都拿過來，證明他合格才可以收下來。我就打電話給他太太，她

說﹕“我們來來去去，一切的資料都不知去那裏了。”柯弟兄的太太，在一個醫生

診所做事，我打電話去問她。她醫生說能夠幫這個忙，要我星期四過去，他可以馬

上開證明，送他進療養院。她太太就回中國去了。這件事在一天之內，就完全解決

了。事情到此結束，療養院要我們把他的墓地也買了。他太太去中國大陸之後，常



來電話。昨天又有電話打來說﹕“我一直是放心不下，我覺得我不能把他一個人丟

在那裏。良心過不去，想要回來。我有兩個選擇，一是留下來陪他。要不就把他帶

到大陸去，那邊的療養院也狠多，人情味較重，言語又通，對他很合式。因為公公

在這療養院裏，也很不快樂。他老是對我和丈夫說﹕”你們放我走吧！我不想在這

裏！“我聽了也很難過。這次他們就要作那最後的決定。在這期間，我們一直是在

供應他們二人的雪要，他的幾個孩子卻仍有恨在心頭，沒有一個肯來理他。後來經

過我丈夫開導之後，個個都化恨為愛，前來看望他了。他自己也痛改前非，況且他

的受苦，也足夠賞付他過去的虧欠。 

 
 


